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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意见及说明

针对修改意见中“第1条：第一部分结合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的独特价值来谈”；“第2条：第二部分谈奥林匹克的愿景、价值、工作原则”；“第3条：第4部分结合2020+5议程来谈”等问题。
主要是通过查阅“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奥林匹克2020+5议程改革”等方面论文，在各部分适当增加相关表述，以回应上述修改建议。
另外，通读全文，大量删除文中使用过多“的”“了”等字，部分“奥林匹克”修改为“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将部分语句进行修改，使文章语句表述更加清晰和流畅；参考文献（格式）也做相应整理。
主要修改部分（添加的内容）在文中已用红色字体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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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旨在通过体育鼓励全球更加团结，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谋而合。运用系统性文献回顾和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梳理。研究表明：新格言是全球意识形态极化下，奥林匹克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新冠疫情造成世界割裂的特殊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在百年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与展望，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价值需求。奥林匹克新格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源头思想、文化价值、目标结果有很多理论契合，剖析二者的理论契合基础，解读新格言的时代价值，认清现实意义，为更好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奥林匹克新格言精神，为举办一届更团结的冬奥会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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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a value of the new Olympic mot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i Ning1   Ren Zhenming2   Wang Runbin2
(1 Police Sport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Jiangsu Police Academy,NanJing Jiang Su 210039;2Sports Science Schoo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dded " together " to the Olympic motto, aiming to encourage greater global unity through sports,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Use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to summarize and sort out.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new motto is the need for global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s itself. It is gradually formed under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fragmentation caused by the new crown epidemic.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prospect of the Olympics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 century of history, and it is the unique value demand that shape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new Olympic motto an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ve many theoretical fits in terms of source ideas, cultural values, and goals.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fit between the two is analyzed, the era value of the new motto is interpreted,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s clearly understood, which is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actice the spirit of the new Olympic motto,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hosting a more united Winter Olympics.The analysis is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actice the spirit of the new Olympic motto,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hosting a more united Winter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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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21世纪,各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面对全球意识形态的极化、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2]。
2021年7月20日，国际奥委会在第138次全会正式通过将“Together”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中,这是自1913年格言被写入《奥林匹克宪章》以来的首次修改，奥林匹克格言自此变为“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格言的设立是为了表达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追求，100多年后对格言的更新,是在多元共识危机的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重新深思和考量后，再次赋予的奥林匹克运动新价值与内涵，旨在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使全球更加团结的在一起。奥林匹克新格言表达的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是体育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接响应，研究奥运新格言的发展历程,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剖析二者的理论契合基础，解读新格言的时代价值，认清现实意义，践行奥林匹克新格言精神，为举办一届更团结的冬奥会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1“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格言的内涵演变与文化意蕴
1.1奥林匹克格言的内涵演变
格言是精炼的、可作为行为准则的经典语句，其特点是言简意赅具有教育意义，指导人们去努力达到一种更高境界。格言的形成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与恒久价值，是相对完整、独立的句子，用来表达某种思想。“更快、更高、更强”于1913年被正式写入《奥林匹克宪章》，其充分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向着人类最高峰不畏艰辛、不懈努力、不断进取的拼搏品质。首先，它表达了一种竞技精神。在赛场上，无论遇到什么样对手，都充满信心，敢于竞争，敢于胜利。平时训练则是相互促进，相互鼓励，相互超越，努力达到身体极限。其次，它表达了一种生活态度。通过积极地身体运动，克服惰性，增强免疫力，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最后，它表达了一种人生哲学。对自然要敢于征服，挣脱自然对束缚而取得更大的自由，使身体与灵魂，精神与品质得到均衡的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不仅是单纯的体育运动，还有文化和教育属性，在推崇“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也极力把团结友谊、和平进步、共同提高的理念传递给世界各国人民，现今这一理念已成为全人类所共识、认可和追求的共同目标。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协议、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以及奥运难民代表团的参赛达成，无不彰显奥林匹克运动“放弃冲突和隔阂，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团结”理念。而这一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平等包容、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互融互鉴、相汇相通。简言之，奥林匹克运动是促成全世界价普世值认同的重要路径，同样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鲜活的表现形式之一[3]。
2001年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席罗格根据新时代的现实需求和奥林匹克的精神主旨，思考奥林匹克格言的更新，并在《奥林匹克评论》卷首语中提出：“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奥运改革口号。“更干净”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初心和追求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以及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纯洁性的决心；“更人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使人的生命、尊严和健康得到最大限度保障：“更团结”是针对奥林匹克大家庭内部成员的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奥林匹克运动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新格言，但这仅仅是罗格的体育宣言和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愿景，并没写入奥林匹克章程。可见，国际奥委会领导者历来重视和倡导“团结”的核心理念，团结的力量和信念也成为了保持奥林匹克运动在任何复杂时代能始终屹立不倒的重要支撑。
1.2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文化意蕴
奥林匹克格言“Faster, Higher, Stronger”翻译成中文是“更快、更高、更强”，从字面意思上表达是比较级递进关系，虽然“Together”与前三个单词比较，韵声相同，但其本身不具有比较级的语法意思，与旧格言不在一个层面。“Together”在牛津词典中翻译有:一起；一块儿；共同；紧挨着；紧贴着；在一起；在同一地方；彼此接近；集合起来；团结地；和睦地；一致地等意思。这一新增的单词译为“更团结”，译法虽可以理解，但在语法、语义和语境上不如原有的三个“更”那么贴切。原先的“三更”格言更多地是从运动者个体追求的角度，而“更团结”理念的加入强调是“整体”，一场竞赛视为一个整体，不但具有同本队队员的关系，同时也是与竞争对手共存的意义，这种整体观更显奥林匹克运动之精髓[4]。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和合共生”的本质内涵、“共商共建”的实现路径以及“共赢共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归宿上高度契合[5]。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对于“团结”理念的坚守，更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交相呼应。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团结”的内涵一直蕴含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之中。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一千多年的沉寂，后经顾拜旦等人运转理念的创新开启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纵观1913年顾拜旦所设计的奥运五环、 2004年雅典奥运会“欢迎回家”（Welcome Home）、2008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 One Dream）、罗格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6] 等奥运口号，无不深刻体现着“团结”内涵。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从“更快、更高、更强”到“更团结”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实现了从“更快、更高、更强”的人类身体机能到人类“更团结”的精神升华，突破了奥运精神的范畴，将是全人类共同团结起来的一种呼吁。东京奥运会延期并成功举办更表明人类作为共同体团结起来共克时艰的决心和实效。
新世纪以来，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面临腐败、兴奋剂、善治改革进程缓慢、治理效能低下以及奥林匹克治理体系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愈加激烈等系列问题。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奥运会首次推迟举办，这时提出“更团结”格言并写入《奥林匹克宪章》。一方面，是奥林匹克运动自我调节的迫切需要，是奥林匹克运动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切实行动，是映现国际奥委会以更团结的姿态联合各成员国推动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更团结”的时代价值理念注入，也代表着国际奥委会作为国际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者，以“团结、尊重、共赢”的理念积极促进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构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共同体，推动国际奥林匹克治理体系新发展，带领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体育冲出黑暗重围，焕发新的生机。
2 当下奥林匹克格言需要作普适性表达改变的时代背景阐释
2.1  全球意识形态的极化：反衬“更快、更高、更强”旧格言的不合时宜
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经济状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思想体系。当前世界意识形态特色鲜明，复杂多样，由于观念不同，常常发生分歧甚至引发冲突，但随着各国之间交流互通深入，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也求同存异，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借鉴他人先进的意识理念，去除自身糟粕陋习，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再剑拔弩张，而是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7]。这种彼此较量对立却又彼此借鉴吸收的情形也成为了当下世界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道奇特风景，实现全球化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特色。事实上全球化是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有序良好地进行，并不能彻底实现意识形态统一，这也是与其宗旨相背离的。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的差异性和特立性反而越加明显和突出，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极化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极端观点或极端倾向并存的现象，就犹如地球的两极一样，相距甚远但却并存于地球之上[8]。国家极化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的极化，主要体现在深度的扩张;另一方面是经济和文化的极化，主要体现在双重的累加。国家极化在经济萧条、多元化受挫、公民意识欠缺、政治转型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的特征既是简单且线性的也是复合与显著的，当前国家极化的程度会愈演愈烈。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非主流超越国家的意识形态，客观上不得不与政治和社会交流。各种政治观念和行为，始终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9]。当前，受经济和难民危机双重影响，同质化现象严重，政治版图出现地理分裂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如政策制定、安定团结、社会文化与思潮，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确立社会共同价值十分重要。在国际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走向认同政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寻求人类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打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壁垒，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价值指南[10]。奥林匹克运动以“致力于通过体育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为愿景。然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百余年的历程中一直存在“不和平”“不和谐”因素。尤其是，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间处于各自利益时常发生过矛盾甚至冲突，如国际奥委会与国际足联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对峙、博弈与合作”共存的关系。因此，以《奥林匹克宪章》为准则，从运动技术本能出发，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确立奥林匹克运动共同价值，加强国际奥委会各成员间的团结协作，确保形成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尤为重要。
2.2 奥林匹克内生性问题频现：表征“更快、更高、更强”旧格言的有失偏颇
国际奥委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威机构，其核心任务之一是“确保奥运会正常举行”。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项目一届比一届增加，规模一届比一届宏大，出现的问题与危机也越来越多。一是，尽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是“反对将竞技运动和运动员商业化”；“奥林匹克运动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宗教或种族干预”。但其实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过于理想化。现实中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在饱受外部和内部政治影响，难以保持其非政治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可以说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受外部干涉下的一种必然结果[11]。二是，借鉴古代奥运会因过于追名逐利而颓败的下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明令禁止商业元素加入，其经济支撑主要是非经济体、非商业组织的社会性财产。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功利化，保持了其独立性，但是却使得奥运会赛事的举办增加繁重的经济成本，一些城市尽管有心举办却也只能望洋兴叹，另外奥运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还导致奥运异化现象的加剧[12]。
三是，科技是把双刃剑，也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科技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更加科学、更加准确、更加具有活力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些科技装备、医学药物带来的负面问题，尤其是运动员兴奋剂滥用问题[13],使竞技体育变成科技体育，失去其原有的公平性。四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管理组织由于起源于欧洲，大部分席位被欧洲成员所占据，呈现出奥林匹克管理“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现象（奥林匹克项目基本是以西方现代体育项目为主），部分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话语权、参与权和表决权受到限制，相关议案和裁决难以获得世界其他国家认同，影响了奥林匹克组织管理对不同国家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吸纳，阻碍“更团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综上所述，国际奥委会商业化发展以来，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而言突破和实现奥运赛场上“更快、更高、更强”，不惜违背伦理道德，践踏体育公平正义而核心价值理念，滋生滥用兴奋剂药物、弄虚作假获取暴利、使用不文明手段等背离奥运精神的行为，迫使奥运会面临无城申办的危机，严重制约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与发展。
2.3 “共疫时代”体育赛事被迫停摆：彰显旧格言的不尽如人意
此次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共疫-共疾-共病”现象，当感受到“全球化”所带来诸多便利时,也迎来了“共疫时”。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世界进一步割裂。面对疫情，大部分国家并不是同舟共济，采取有效措施，把新冠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是各自为政，互相推诿指责。不是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而是各自割裂，没有及时对话，溯源病毒，果断隔离，甚至一些国家还进行各种制裁、攫取，致使病毒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14]。2021年3月是全世界面对新冠疫情较为艰难时刻，各国在封锁和不封锁之间左右摇摆，致使疫情出现第二波高潮。国际奥委会，更是面临国际社会重大舆论压力，甚至一度传出取消东京奥运会的消息。
奥林匹克运动以”卓越、友谊、尊重”为价值观，不断强化奥林匹克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增进和谐”。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多种行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具有典型聚集特征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体育交流被迫延期或取消。如今体育赛事是复杂的有机整体，赛事运行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大面积停赛、延期赛事产生蝴蝶效应，产生多米诺骨牌现象，给体育产业造成沉重打击[15]。相应的，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部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为组织生存问题逼供国际奥委会提前兑付奥运经济分红，传出不和谐声音。在此背景下，奥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有着现实迫切性和针对性。“更团结”是为了表达团结的必要性，以追求更快，达到更高和更强大的目标。巴赫说：“与每个国家像孤岛一样工作相比,各国协作努力能带来更好的成效”。东京奥运会在很多比赛现场都出现不同国家、不同对手、相互鼓舞、互相致敬、共享金牌的感人场景，这正是对更团结格言的积极反应和最好的诠释。
2.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奥林匹克格言做出积极的符号化人文回应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16]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奥林匹克运动对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7]。和平与安全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首要前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初衷，也是人类举办体育活动的基本信念，更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理想。奥林匹克运动自产生之日就彰显着人类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顾拜旦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初衷就是传承和发扬古希腊体育的传统，传播与践行“团结、友好、和平”的精神，为世界各国不同个体、群体间的沟通、了解、团结、合作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人际、国际之间和谐共生、和平稳定。
经历了冷战时期美苏相互抵制和朝鲜抵制的汉城奥运会后，1992年以“永远的朋友”（Friends for Life）为口号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表达了呼唤和平，促进发展的主题，还表达了通过体育将全世界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的心声。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规定，会员国要遵守14天的奥林匹克休战协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北京奥运会初显全世界人民希望永远在一起，追求共同梦想的精神及和谐价值观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18]。奥林匹克运动有助建设多样性文明并存、开放包容的世界。奥运会为各民族国家提供了交流和合作的开放平台，各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伦理观念、政治理念等内容在此平台上集中展现，使各国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又能求同存异、谋求共识。因此，奥林匹克运动构成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渠道。当今，现代社会已进入一个以人为本、实现人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从20世纪初狂热地追求物质利益，到本世纪开始向人类的发展回归。人不再是工具的价值理念对竞技运动提出了新要求，竞技运动要回归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的位置，运动员将成为具有自我意识和完美人格的主体。
源于古希腊奥运会“以人为本”的思想、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主义理想[19]，人文主义精神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正如《奥林匹克宪章》所指出的：“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一直重视人的身心发展，不断地把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战略和目标调整到“人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上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将得到完美体现和高扬。英国诗人蒲柏说：“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在于本身”。美国诗人庞德认为“人是目的”。无论从哪一角度来说，人的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倡导“人文奥运”，其核心就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
3  奥林匹克新格言的价值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的关系把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发展格局进行科学研判前提下，为全球治理提供有利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中国方案。奥林匹克新格言是在原有格言基础上，科学判断当前国际形势和奥林匹克发展面临困境后作出的英明决策，二者在核心内涵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
3.1  源头思想的契合：兼善天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在马克思所提出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延伸和发展形成的。人类是一种能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物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许许多多个体所组成，共同体是虚幻与现实的结合，既需要想象力，也需要实践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其“命”的发展规律，也引导其“运”的发展大势与机遇。其包含了命运所蕴含的运势、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象征着人类文明以及生存环境。而这一切都需要以和平为基础，朝着良好发展目标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是价值观中的共同善（一种兼善天下的责任与勇气），这是其核心理念，即全世界的人为了善这个目标而团结努力，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能更好地协助人类掌控命运。共同善所讨论的是社会群体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19］。共同善的意义是使个人在社会群体中能够获得归属感，能够感受到与其他人之间的共生共存，进而达成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团结友善的内在目的，使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相挂钩。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共同善不仅仅针对人类，也能促进国家和社会的明确分工，更加高效地实现人类稳步发展。
奥林匹克格言的初衷是追求力与美的完美结合，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尤其是，在参与共同项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心理上的共生共存感，其中参赛者既是赛场上相互促进的竞争对手，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互相信任、共同提高的愿望。古代奥运会的起源是为了展示个体，停止战争，增进友谊。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88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集会时签订《神圣休战条约》。该项条约的内容奠定了奥运会举办的基调，即恢复和平、促进友谊，停止一切战争或冲突，让运动员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进行竞赛，保障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古代奥运会凭借此项条约延续了1000多年的辉煌，成为四年一度的和平盛会[20]，极大促进了身体教育和训练制度的形成，为人类积累了体育教育经验。“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了体育在摈弃世俗矛盾，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增进人类关系和谐的重要功能。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针对奥林匹克格言曾有一个美好心愿，希望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展雄风，而不是在战场上马革裹尸。他认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应向世界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开放，采用竞技运动为主的形式，捍卫人类基本权利和社会和平，使大家相互信任，彼此合作，消除分歧，达成公认的竞赛规则。
3.2  文化价值的契合：和而不同
自由与平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重要理念，对于维护世界秩序具有重要作用，这与 “自由人结合体”的理念、价值和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世界才能更好发展”[21]。公平竞争、平等合作、相互包容、和而不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条件。现实世界中，如果过度否定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作用，只看到其负面影响，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权力真空”的混沌局面，而无法实现解放人类、建立平等制度的目标。由此可见,在改变制度与秩序的过程中应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基础和根源改变二者的现状。社会秩序的改变一定是建立在人自由平等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促进个体自由平等的真正实现，而非是向现行的所有秩序发起挑战，这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基调［22］。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之所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写入决议，是为传播该理念，以求获得全球更多人的认可，从而基于一种求同存异、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新思想、新方案，不断推动世界稳定健康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形式是通过身体运动不断超越自我，进而有所发展、创新、前进，这是推动人类文明最原始的形式之一。奥林匹克运动，一方面在竞争中不断向人类极限发起挑战，另一方面又强调“奥林匹克运动重在参与”，争夺金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唯一目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才是最急迫、最基础、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是全人类对身体素质提升，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也是树立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奥林匹克格言的实质是一种向善哲学，是一种催人奋进的快乐和相互尊重的生活方式。参与者在追求金牌的过程中，既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运动项目的身体适应类型、训练方式、训练手段、训练方法的不同。同时也是展示奥运精神与运动技术的融合交流，已达到共同提高目的，促使个人类不断挑战身体极限，促进全人类共同提高。充分展现“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
3.3  目标结果的契合：共同繁荣
共同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终极目标[23]，这与近现代依赖国际关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提供的弱肉强食价值理念大相径庭，是对固有理念发起的挑战[24]。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的价值为导向，引导世界人民形成正确的价值共识，即在发展的道路上重视人民共同利益。各个国家之间在相互尊重、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加大友好利益往来，通力合作、共同进步［25］。国家之间共同繁荣，才能更进一步地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幸福，才会使幸福长久、真实。与此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这是基于人类前途命运的考虑。人类生存面临全球变暖、气温升高、领土纠纷、难民增多等诸多威胁与挑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的，而是一个世界难题，各个国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人类在地球上唯有与自然环境达成平衡，保护地球家园，才能保证人类持续的健康生存与发展。共生共存理念的提出，核心基调是对于人利益的保护，是对人类生存方向的有利指引。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大循环里，一方面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和科技；另一方面，面临当下生存环境应将视野放得更远，胸怀打开得更广阔，对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也要抱有道德关怀和伦理关心［26］。
奥林匹克新格言的四个词，并不全是靠着顿号连接，准确的写法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可见，“更团结”既被视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也被视为前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竞争，是为了战胜对手，超越自己，但最终的目的，是让人类成为一个更加团结的命运共同体。通过更团结使奥林林匹克运动各成员国相互协作、相互支撑、相互配合，使大家紧紧抱在一起，提高竞技成绩共同进步。奥运会项目众多，每个国家或地区由于各自发展状况不同，实力相差悬殊，运动员虽有国籍，但运动技术无国界。“更团结”格言的加入为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政策上的修订提供了依据，针对各会员国无论大小、强弱，一视同仁，通过相关技术教育和培训，共同提高，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时代价值探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占领人类各类文明和道德最高地，既是集人类文明思想之大成，也是建立健全最广泛的国际反霸权统一战线的理论成果。奥林匹克新格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相呼应，阐释一个共同理念，无论是对于后疫情时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还是即将举办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4.1  新格言的全球性传播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奥林匹克格言蕴含的体育精神来源于古希腊文明，最初含义是为选拔体格健壮的士兵，表现为崇尚力量，经过时代更迭，奥林匹克运动与各国文化、文明相融合，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发展动力。体育是人类文明史上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自愿接受的共同语言。更快、更高、更强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是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突飞猛进发展方式最原始的诠释。然而，长久以来奥运会并没有摆脱政治化的标签，甚至一度成为衡量人种优劣的舞台。为了追逐金牌，不择手段。各种舞弊、兴奋剂丑闻不断，无数运动员受到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奥运赛场成为一个名利场，奥林匹克精神被亵渎。
进入21世纪，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现象日益严重，成为困扰人类的共同难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面临巨大挑战。在此情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赢得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主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跨地区范围内亚太、中非、中阿、中拉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27］。国际奥委会此次针对格言的修改是对古代奥运会遵循一个共同信仰而在一起的理性回归，也是国际体育界对构建人类命运体的直接呼应。奥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是以体育精神和名义，激励和鼓舞全世界一起团结起来，更好地应对共同危机和难题。当今世界，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各种突如其来的挑战。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全人类需要在一起、更团结，共同应对。团结，是人类应对共识危机的关键一环，是应对世界不确定性的信心之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奥林匹克新格言回应时代呼唤，以“更团结”的精神凝聚力量，增强互信、增进共识，通过流畅的配合，完美的衔接，不断超越自我，勇往直前，全力冲刺，凝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团结之力。同时，“更团结”的理念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绿色奥运”理念落到实处，影响个体对自然的认知和环境保护的惯习，进而以主体自觉推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使奥运遗产发挥最大价值功效。
4.2  新格言的创造性利用有益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再升华
《奥林匹克宪章》中阐释的奥林匹克主义是“身”、“心”和精神方面各种品质的均衡与结合，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生活哲学。团结的构成要素是复杂的,它不单单是聚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更是一个人、一个集体的身心合一，迸发出远超自身的力量，如同战争中的团结就是“我可以放心地将背后交给我的战友”,真正的团结就是无条件的信任［28。奥林匹克运动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属性和能力由于新格言的诞生而进一步充分展现。奥林匹克新格言代表奥林匹克运动在追求身心健康，突破极限，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更强调团结在一起，以人全面、和谐发展定义为新格言的灵魂。体育精神的魅力还在于强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以及整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承认寓个体于整体之中，个体自动地服从于整体，整体又反作用于个体的哲理，这种执其端而用其中的互补和谐性是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团结”最好的注解。奥林匹克运动成为一个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开放性世界文化体系，运动场成为了一个文化场域，具有人类身体运动行为中“文化重叠共识”的意义［29］。奥林匹克“更团结”格言的提出，表明奥林匹克运动将达成人类共同体的凝聚，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国家民族区隔，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共同体是基于血缘、地缘建构的，受各民族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彼此之间存在国族区隔。而“更团结”强调在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多元文化进行重构整合。奥运文化以奥运开闭幕式、奥运赛事、奥运组织、奥运宣传、奥运志愿服务等形式呈现，参与者和观看者无形中受到身体教育和生命教育，并在深切感悟到文化差异之美的同时形成对生命文化的共识，从而缔结更紧密的人类共同体。
奥林匹克会旗是蓝、黄、黑、绿、红五色圆环组成，象征全世界各国运动员以友好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进入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难民危机、新冠疾疫等公共危机加剧，意识形态上部分国家、政客拉帮结派，强迫站队、制造沟壑，甚至企图撕裂奥林匹克运动 [30]，在这种情景下奥林匹克新格言的出现无疑是一团蕴含着“团结”的希望之火，撩动全世界民众的价值观、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以及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共同心声。“更团结”是奥林匹克对和平理想的深切呼唤，如果没有“更团结”，再快、再高、再强也无法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奥林匹克运动“更团结”的理念，超越作为身体符码对个体、群体竞技成绩的展现，被赋予了人类生命共同体不屈不挠的精神意蕴，有效地将不同国家聚集起来，将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团结”起来，促使不同民族和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达成。团结的价值追求将确保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因为经济实力的弱小而失去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2021年国际奥委会出台《奥林匹克2020+5议程》,将“团结”视为奥林匹克运动新愿景的五大支柱之一。重点强调“当今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日益两极分化，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正在增加，尊重、包容和平等正在受到侵蚀，全球团结面临重要挑战”，而团结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所代表一切的核心，将通过“加强对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人们的支持，充分利用已有的基金会给难民提供资金帮助，与联合国难民署、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国家奥委会等合作伙伴展开合作，协助难民运动员有机会参加国际和国家级的比赛等等系列措施，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和平作出贡献的机会 [31]。国际奥委会借助新冠危机彰显奥林匹克“团结”的核心价值，将团结置于新战略路线图的优先级事项，依托奥运会赛事平台有效促进各方实体间的互利互联互通，强化奥林匹克运动的纯粹性与神话体系，夯实奥运会赛事体系的市场竞争力基础，提升国际奥委会作为体育行业自治主体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促进各方实体对于奥林匹克运动实践意义的认同 [32]。新时期，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稳步推进，从“更快、更高、更强”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格言有了新的变化和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团结”，不仅诠释了个人“奔跑”和“搏击”的竞技精神，更展现了一个团队乃至全人类“接力”和“配合”的协作理念，是奥运精神的一次自我超越和升华，更是人类在疫情席卷全球之际的共同“呐喊”。另外，“更团结”新格言对于疫情之后世界发展意义同样深远，尤其是对于社会各阶层人民而言犹如一剂强心针，激发出人民在面对疫情时无畏无惧、激发出人民内心的光明善良。奥运团结精神，对增强全人类守望相助的信念和共克时艰的决心具有特殊的激励作用[33]。
4.3  新格言的弘扬与践行有利于北京冬奥盛会的成功举办与中国应对
奥林匹克新格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谋而合，历经几代人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影响和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背景下应运而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心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国，积极响应、贯彻和宣扬奥林匹克新格言，以“更团结”的价值理念引领2022冬奥会筹办和举办工作。一方面在新格言引领下北京2022冬奥会“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a Shared Future）口号与“更团结”理念交互响应。以“更团结”的理念汇聚世界各国的奥运健儿汇聚北京冬奥赛场，必将向疫情之下的国际社会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疫、战胜疫情的信心。另一方面，北京2022冬奥会所传达的“团结合作”理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践行方式，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世界命运共同体建设。疫情之下，中国有理由、有信心举办一次成功的冬奥会。同样，借此机遇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世界的疫情阻击战以及经济复苏提供中国方案。东京奥运会上29名选手组成的难民代表团虽没有获得奖牌，但他们的出现是对奥林匹克新格言最好的诠释。难民代表团代表国际奥委会希望通过体育文化的力量促进世界更加包容豁达，用公平公正的奥运会赛事倡议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抗疫，复苏国际经济繁荣发展。
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激情聚会”的东京奥运会强烈地表达了世界各国运动员渴望参加奥运、直面挑战、传达友谊、战胜困难的美好期许。足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化解国际矛盾、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杠杆，充分体现全世界人们向往和平、共建人类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望。从东京到北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拉开帷幕。同样，在全球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奥运新格言的指引下，积极践行奥林匹克运动“更团结”理念，举办一届既符合奥林匹克相关规定和要求，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保障的冬奥盛会[34]。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不分国界，在特殊情况下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对我国综合实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全方位考验，也是奥林匹克新格言通过冬奥会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完美结合与展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价值理念，目前被世界各国、政府组织慢慢认同。相应的，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团结”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相同的文化意蕴。奥林匹克格言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不断引领奥林匹克运动，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自我更新调节，逐步消除危机，充分展现其超越竞技体育的文化内涵。在全球疫情肆虐、奥运会首次推迟的背景下，从“更快、更高、更强”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国际奥委会创造性提出了“更团结”的时代宣言，既是奥林匹克运动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向国际社会积极传达“团结合作”的有力信号。简言之，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相辅相成，无论是对于疫情之下的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还是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抗疫，都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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